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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星
期
天
的
早
上
，
等
一
個
電
話
，
便
躺
在
沙
發

上
翻
雜
誌
，
翻
了
不
一
會
，
睏
了
，
雜
誌
從
手
上

掉
下
來
，
轉
身
看
見
曦
微
的
陽
光
從
窗
前
的
魚
缸

落
在
地
板
上
，
落
在
雜
誌
某
一
頁
上
，
輕
輕
微
微

地
晃
動
。
如
是
者
過
了
一
個
小
時
，
兩
個
小
時
電
話
一

直
沒
響
。
說
好
來
電
的
人
一
直
沒
打
來
。
魚
在
玻
璃
缸

裡
的
海
藻
間
款
款
擺
尾
。
浮
游
的
光
影
在
地
板
上
、
雜

誌
某
一
頁
上
，
微
微
閃
亮
。
不
多
久
便
睏
了
，
打
個
了

呵
欠
，
又
睡
㠥
。

做
了
一
些
細
細
碎
碎
的
夢
，
夢
見
一
個
四
十
多
年
前

的
女
子
，
一
個
鄰
居
，
一
個
三
十
多
年
前
的
同
學
，
一

幢
二
十
多
年
的
房
子
。
許
是
這
些
日
子
活
得
有
些
煩

厭
，
許
是
對
未
來
的
日
子
缺
少
想
像
力
，
所
以
才
想
起

從
前
種
種
。

細
細
碎
碎
的
夢
，
雜
亂
無
章
，
像
玻
璃
缸
裡
的
游

魚
，
像
地
板
上
和
雜
誌
某
一
頁
上
的
閃
閃
碎
影
，
左

翻
，
右
覆
，
忽
爾
翻
覆
出
一
點
點
安
慰
。
那
才
明
白
，

永
遠
不
再
的
，
無
計
可
追
的
，
才
是
最
好
的
。

想
想
真
有
四
十
多
年
了
，
那
時
住
在
山
村
，
將
一
個

小
罐
的
﹁
波
子
﹂
埋
在
村
舍
後
園
一
棵
樹
的
樹
洞
裡
，

其
後
發
現
，
給
鄰
居
的
小
朋
友
挖
去
了
，
可
又
不
敢
張

揚
。
為
甚
麼
要
把
﹁
波
子
﹂
埋
在
後
園
？
已
經
記
不
清

楚
了
，
大
概
是
因
為
老
頭
子
不
喜
歡
他
的
兒
子
跟
山
野

小
孩
子
一
起
﹁
打
波
子
﹂
吧
。
鄰
居
的
小
朋
友
後
來
也

長
大
了
，
都
二
十
一
、
二
歲
了
，
有
一
次
跟
他
談
起
，

大
家
連
連
打
哈
哈
，
彷
彿
說
的
只
是
別
人
的
故
事
。

想
起
三
十
年
多
前
的
電
話
簿
記
載
有
幾
段
日
記
，
不

堪
回
首
，
也
不
忍
卒
睹
。
電
話
簿
裡
有
很
多
失
去
聯
絡

的
名
字
。
號
碼
早
已
更
改
了
。
其
中
一
個
是
中
學
同

學
，
據
說
後
來
跟
一
宗
案
件
扯
上
關
係
，
一
身
蟻
云

云
。
那
個
人
的
樣
子
記
不
清
楚
了
，
只
記
得
一
起
出
過

海
，
下
過
棋
、
打
過
球
、
去
過
舞
會
。
那
人
唸
中
學

時
，
常
駕
車
替
父
親
收
數
，
收
甚
麼
數
倒
從
沒
問
過

他
。
替
他
改
寫
過
兩
首
詩
，
發
表
了
，
他
父
親
給
的
稿

費
，
比
刊
物
給
的
要
高
出
好
多
倍
。
記
得
詩
中
有
﹁
奇

葩
﹂
一
詞
，
他
父
親
說
，
﹁
葩
﹂
字
很
古
雅
云
云
。

電
話
簿
裡
也
有
一
個
再
記
不
起
樣
貌
的
女
子
的
名

字
，
她
很
多
年
前
結
了
婚
，
聞
說
早
前
離
了
婚
。
再
記

不
起
電
話
號
碼
是
怎
樣
弄
來
的
，
只
記
得
整
條
山
村
就

只
有
一
家
士
多
有
一
台
電
話
，
那
女
子
就
住
在
士
多
的

閣
樓
。
當
然
記
女
子
身
上
有
奇
異
的
香
氣
，
有
一
回
下

微
雨
，
她
走
在
上
山
的
時
候
，
被
泥
濘
濺
污
了
腳
踝
，

看
見
旁
邊
有
一
個
擔
水
上
山
的
孩
子
，
便
對
他
說
：
葉

師
奶
個
仔
，
畀
少
少
水
我
洗
腳
，
得
唔
得
呀
？

孩
子
點
了
點
頭
。
她
穿
一
條
桃
紅
色
的
裙
子
，
俯
身

掬
水
洗
腳
的
時
候
，
領
口
露
出
一
個
奇
妙
的
角
落
，
教

孩
子
在
瞬
間
瞥
見
冑
甲
包
不
住
的
、
隱
約
起
伏
的
柔
膚

⋯
⋯

山
村
後
來
清
拆
了
，
柔
膚
的
記
憶
永
遠
清
拆
不

去
。十

年
前
住
過
的
房
子
也
清
拆
了
，
甚
麼
也
沒
有
留

下
，
除
了
一
些
若
斷
若
續
的
細
碎
記
憶
。
比
如
說
，
在

衣
櫃
背
後
，
有
一
幅
呈
現
出
斑
駁
裂
痕
的
牆
壁
。
裂
痕

左
側
的
窗
外
，
是
小
山
坡
，
住
了
一
戶
花
農
，
每
天
他

經
過
窗
前
，
都
微
微
點
頭
，
打
個
若
有
若
無
的
招
呼
，

從
沒
交
談
，
可
這
邊
看
完
的
報
紙
，
掉
到
坡
邊
，
他
看

了
；
那
邊
的
花
開
了
，
這
邊
的
人
在
窗
前
伸
個
懶
腰
的

時
候
，
也
看
了
。

如
是
者
一
個
上
午
溜
走
了
，
說
好
打
來
的
電
話
始
終

還
打
來
。
就
這
樣
假
寐
了
半
天
，
夢
見
從
前
，
夢
見
一

些
往
事
，
像
缸
中
游
魚
，
像
地
板
和
雜
誌
某
一
頁
上
閃

現
又
消
失
了
的
碎
影
，
那
才
明
白
，
永
遠
不
再
的
，
無

計
可
追
的
，
才
是
最
好
的
。

以
前
有
一
批
最
準
確
的
影
市
預
測

人
，
便
是
電
影
院
前
賣
零
食
之
小
販
，

一
般
而
言
，
有
最
大
味
蕾
誘
惑
者
的
烤

魷
魚
檔
，
有
賣
薄
荷
涼
喉
欖
涼
果
話
梅

檔
，
有
賣
酸
菜
蘿
蔔
之
﹁
鹹
酸
檔
﹂，
還
有

賣
烤
蕃
薯
蒸
熱
蔗
之
流
動
檔
口
，
間
中
還
有

些
老
頭
賣
㡡
花
夾
通
餅
之
潮
州
小
食
等
等
，

總
之
在
每
晚
七
時
開
夜
場
前
，
影
院
門
前
便

小
販
雲
集
，
而
且
他
們
有
甚
準
之
預
測
力
，

若
果
該
院
此
時
放
映
之
影
片
大
旺
有
爆
場
之

盛
，
小
販
便
雲
集
越
多
，
而
且
一
早
便
霸
位

開
檔
；
若
果
是
賣
座
差
少
人
看
之
文
藝
片
，

斯
文
客
多
﹁
咬
蔗
幫
﹂
，
吃
零
食
之
人
少

了
，
小
販
便
只
有
三
五
檔
。
小
販
們
消
息
靈

通
之
極
，
有
何
風
吹
草
動
，
他
們
就
會
全
員

過
檔
轉
向
更
旺
的
院
線
那
一
邊
，
因
此
那
時

期
一
些
戲
院
商
常
說
：
﹁
不
必
看
影
評
人
如

何
評
論
，
一
部
新
片
一
開
畫
看
看
戲
院
前
之

小
販
多
少
就
知
啦
。
﹂

除
了
小
販
，
戲
院
商
又
有
另
一
預
測
方

法
，
便
是
看
一
部
片
公
映
前
戲
院
大
堂
張
貼

櫥
窗
燈
箱
的
劇
照
之
反
應
，
他
們
常
說
那
些

觀
眾
的
鼻
子
有
如
獵
犬
一
樣
靈
敏
，
一
部
片

劇
照
通
常
公
映
前
兩
三
周
展
示
，
如
果
該
片

好
收
，
劇
照
一
貼
出
，
就
往
往
哄
滿
觀
眾
圍

看
，
指
指
點
點
，
又
會
留
意
所
貼
出
之
公
映

日
期
甚
至
去
訂
票
處
問
有
否
預
訂
票
，
有
些

電
影
不
好
收
沒
號
召
力
，
劇
照
展
出
後
只
會

小
貓
三
四
隻
地
隨
便
瞄
瞄
，
院
商
便
說
：

﹁
此
片
好
收
極
也
有
限
了
。
﹂

觀
眾
的
確
有
天
生
預
測
力
的
，
阿
杜
在
嘉

禾
主
理
宣
傳
部
時
，
曾
為
一
部
艷
情
片
︽
燈

草
和
尚
︾
做
宣
傳
，
當
年
此
片
主
角
是
陳
寶

蓮
和
剛
出
道
之
黃
德
斌
，
在
那
時
只
是
﹁
小

卡
士
﹂。
開
映
前
兩
周
阿
杜
替
陳
寶
蓮
拍
了
兩

輯
三
點
式
性
感
照
共
十
六
款
，
貼
滿
嘉
禾
院

線
各
院
大
堂
燈
箱
，
幾
天
後
往
戲
院
巡
視
，

只
見
各
院
燈
箱
玻
璃
佈
滿
一
個
個
口
水
鼻
氣

哄
印
，
顯
然
很
多
觀
者
極
有
興
趣
哄
㠥
欣

賞
，
立
刻
廣
告
費
加
碼
，
果
然
此
片
B
級
製

作
新
人
主
演
賣
座
千
多
萬
，
陳
寶
蓮
一
片
成

名
，
如
此
由
一
輯
明
星
照
便
可
預
測
一
部
片

之
賣
座
，
當
時
是
少
有
之
經
驗
，
可
惜
的
是

一
招
捧
紅
了
的
陳
寶
蓮
，
後
來
情
場
坎
坷
婚

姻
失
意
，
最
終
移
居
上
海
避
靜
至
鬱
悶
而
跳

樓
身
亡
，
這
一
位
曾
是
阿
杜
極
憐
惜
知
交
的

紅
顏
知
己
，
今
日
述
之
，
又
是
本
人
娛
圈
生

涯
中
一
頁
夢
迴
之
記
了
。

早
前
的
假
期
，
到
三
亞
走
了
一

轉
。
論
旅
遊
條
件
，
三
亞
市
只
能

說
是
初
具
規
模
。
外
國
遊
客
到
三

亞
旅
遊
，
相
信
都
會
集
中
住
到
亞

龍
灣
畔
的
國
際
酒
店
群
，
那
裡
自
成
一

國
儘
可
以
自
給
自
足
，
遊
客
根
本
不
用

跑
到
外
區
。
所
以
中
線
及
西
線
的
旅
遊

設
施
，
其
實
是
為
港
澳
或
境
外
內
地
旅

客
而
設
，
即
有
外
國
客
到
訪
相
信
也
是

少
數
。
甫
踏
入
夏
天
，
當
地
天
氣
已
異

常
炎
熱
，
加
上
旅
遊
景
點
都
是
戶
外
，

捱
不
住
熱
的
相
信
十
二
月
到
三
月
底
前

方
是
合
適
到
訪
三
亞
的
時
間
。

出
發
前
曾
到
網
上
找
資
料
，
發
覺
網

友
對
三
亞
的
印
象
麻
麻
。
不
少
還
說
三

亞
的
消
費
場
所
，
尤
其
是
海
鮮
餐
廳
很

會
要
外
來
遊
客
的
錢
。
這
也
難
怪
，
三

亞
以
陽
光
海
灘
招
徠
，
購
物
甚
至
土
產

手
信
也
欠
奉
，
要
做
遊
客
生
意
，
只
有

食
、
住
和
行
。
普
通
個
體
戶
能
參
與

的
，
不
可
能
是
住
；
行
方
面
得
益
的
主

要
是
的
士
或
包
車
公
司
；
所
以
剩
下
來

的
就
只
有
食
。

遵
從
網
友
建
議
把
大
排
檔
完
全
排

除
，
結
果
選
了
大
東
海
的
海
邊
餐
廳
。

是
夜
有
夕
陽
海
風
相
伴
感
覺
良
好
，
自

備
威
士
忌
，
四
個
人
吃
海
鮮
，
再
加
上

蔬
菜
和
文
昌
雞
只
要
八
百
多
元
，
如
果

說
上
當
，
對
方
也
未
免
太
手
下
留
情

罷
？
讀
友
中
如
想
短
期
內
到
訪
，
不
妨

到
大
東
海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中
段
的
餐

廳
，
想
是
希
望
多
做
生
意
，
沙
灘
旁
都

放
了
十
二
人
大
㟜
，
人
數
少
又
要
坐
在

沙
灘
旁
，
只
能
選
在
沙
灘
的
頭
段
或
尾

段
。
這
也
不
打
緊
，
反
正
大
㟜
人
多
過

分
熱
鬧
，
喝
多
了
點
酒
又
大
嗓
門
，
稍

嫌
過
度
興
奮
。

免
稅
店
就
坐
落
在
大
東
海
海
邊
附

近
，
比
廣
東
道
自
是
不
足
，
對
境
外
的

內
地
客
而
言
已
足
夠
吸
引
。
單
看
門
前

左
右
兩
旁
，
各
有
幾
十
米
供
顧
客
排
隊

的
不
㢛
鋼
圍
欄
，
就
可
見
投
資
者
生
意

的
爆
棚
。

去
年
初
夏
到
台
北
旅
行
，
時
間
不

夠
，
沒
有
看
電
影
，
錯
過
了
︽
乘
㠥

光
影
旅
行
︾。

幸
好
電
影
今
年
初
夏
在
香
港
上

映
，
看
罷
，
大
家
七
嘴
八
舌
熱
烈
討
論
，

哪
個
片
段
好
看
啦
，
哪
個
不
好
，
還
有
旁

白
的
問
題
，
也
許
，
不
論
紀
錄
片
拍
得
好

還
是
不
好
，
總
算
讓
我
們
更
了
解
李
屏
賓

的
心
路
歷
程
。

︽
童
年
往
事
︾、
︽
戀
戀
風
塵
︾、
︽
戲

夢
人
生
︾
三
部
電
影
各
有
優
勝
之
處
，
我

們
多
數
將
功
勞
全
給
導
演
侯
孝
賢
，
次
之

則
是
編
劇
朱
天
文
或
吳
念
真
，
有
時
難
免

忘
記
掉
李
屏
賓
。

去
年
我
們
看
︽
戀
戀
風
塵
︾
的
修
復

版
，
再
次
證
明
攝
影
確
是
一
流
，
火
車
內

外
的
鏡
頭
已
是
經
典
，
最
後
，
雲
塊
的
龐

大
陰
影
越
過
山
峽
，
點
出
了
時
空
的
重

要
，
隱
約
可
見
侯
孝
賢
和
李
屏
賓
互
相
配

合
，
影
像
因
此
意
味
深
長
。
侯
導
往
後
的

視
覺
風
格
轉
向
，
由
彩
色
的
黑
白
片
，
轉

向
色
調
探
究
，
拍
了
與
早
期
迥
異
的
︽
海

上
花
︾、
︽
千
禧
曼
波
︾、
︽
珈
琲
時
光
︾

等
片
，
李
屏
賓
有
很
大
貢
獻
，
紀
錄
片
解

釋
得
一
清
二
楚
。

我
十
分
喜
歡
王
家
衛
的
︽
花
樣
年
華
︾

及
是
枝
裕
和
的
︽
援
膠
女
郎
︾，
兩
部
電

影
風
格
完
全
不
同
，
但
攝
影
同
樣
出
色
，

李
屏
賓
能
夠
帶
出
華
麗
奪
目
的
光
彩
，
也

活
現
天
空
下
的
平
淡
空
靈
，
似
是
呼
應
了

︽
乘
㠥
光
影
旅
行
︾
中
提
出
的
風
和
葉
的

意
象
，
隨
遇
而
變
，
靈
活
自
如
。

︽
乘
㠥
光
影
旅
行
︾
帶
出
李
屏
賓
的
個

人
經
驗
、
影
像
理
念
、
獨
到
觀
察
，
還
有

他
和
母
親
的
關
係
，
都
拍
得
真
率
、
淡

然
、
實
在
。
人
、
自
然
、
倫
理
的
相
互
結

合
，
貫
徹
了
東
方
人
的
傳
統
思
維
。

還
記
得
去
年
底
，
看
完
陳
英
雄
︽
挪
威

的
森
林
︾
，
大
家
又
討
論
一
番
，
大
體

上
，
負
面
的
評
說
居
多
，
但
對
於
李
屏
賓

的
攝
影
，
卻
總
是
讚
嘆
不
已
，
沒
有
絲
毫

不
滿
。

乘㠥光影旅行

今
月
初
，
各
報
娛
樂
版
普
遍
有
段
新
聞
報

道
﹁
歡
樂
今
宵
好
友
會
﹂
晚
宴
，
無
㡊
電
視

節
目
︽
東
張
西
望
︾、
︽
娛
樂
頭
條
︾
等
也

有
介
紹
。
但
報
道
略
嫌
簡
單
，
就
讓
當
晚
敬

陪
末
席
的
筆
者
，
在
此
稍
作
補
充
。

香
港
居
民
對
︽
歡
樂
今
宵
︾
當
不
會
陌
生
，
無

㡊
電
視
自
一
九
六
七
年
開
台
後
翌
日
，
即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便
由
第
一
代
監
製
蔡
和
平
作
﹁
開
荒

牛
﹂，
之
後
歷
經
變
革
求
新
，
不
斷
推
出
廣
為
人
知

的
節
目
，
經
典
者
如
掃
街
茂
、
大
鄉
里
、
怪
招
、

怪
俠
發

風
、
肥
盧
手
記
、
舌
劍
唇
槍
、
蝦
仔
爹

D
ee

，
以
及
多
屆
電
影
頒
獎
典
禮
、
多
屆
金
曲
頒
獎

典
禮
等
，
記
否
莊
文
清
、
吳
麗
珠
的
﹁
任
白
﹂
；

盧
海
鵬
、
廖
偉
雄
的
﹁
撻
成
一
塊
﹂⋯

⋯

？

︽
歡
︾
每
周
五
晚
，
共
播
了
二
十
七
年
，
起
碼

陪
伴
兩
代
港
人
成
長
，
也
是
無
㡊
最
賺
錢
的
節

目
，
只
為
佈
景
、
道
具
、
服
裝
等
，
皆
可
依
靠
創

意
而
循
環
再
用
，
有
獨
立
部
門
統
籌
，
有
固
定
廣

告
客
戶
群
。
環
顧
今
時
兩
岸
三
地
，
再
沒
電
視
節

目
有
此
壯
舉
，
堪
稱
空
前
了
。

說
起
來
，
當
晚
在
下
原
有
任
務
是
與
﹁
拉
姑
﹂

狄
波
拉
洽
商
其
愛
子
謝
霆
鋒
演
出
檔
期
，
孰
料
她

沒
出
席
，
但
也
重
遇
很
多
舊
日
上
司
、
師
兄
弟
，

以
及
眾
多
藝
員
。
晚
會
主
要
發
起
人
﹁
大
哥
﹂
吳

雨
也
真
夠
面
子
，
邀
來
無
㡊
前
總
經
理
陳
慶
祥
列

席
，
又
特
別
介
紹
兩
位
今
天
頗
為
成
功
的
當
年
幕

後
英
雄
，
就
是
︽
無
間
道
︾
系
列
出
品
人
莊
澄
，

以
及
︽
喜
羊
羊
︾
之
父
盧
永
強
。
老
友
相
逢
，
杯

酒
言
歡⋯

⋯

眾
所
周
知
，
後
期
︽
歡
︾
節
目
疲
不
能
興
，
收

視
每
下
愈
況
，
到
上
世
紀
一
九
九
四
年
終
結
。
算

起
來
，
恰
為
吳
雨
離
職
無
㡊
之
後
的
事
，
想
是

﹁
將
軍
一
去
，
大
樹
飄
零
﹂，
足
證
這
類
節
目
很
難

做
，
要
不
斷
創
新
、
不
斷
打
仗
，
之
前
總
算
撐
了

很
久
，
早
完
成
其
歷
史
使
命
了
。

歡樂今宵再會

月季花開了，桃花開了又謝了，道路兩旁的大
樹，再度鬱鬱蒼蒼，氣溫上升得很慢，總是乍暖還
寒。在一個又一個令人不解令人不安令人驚駭的消
息中，這個春天已過去。
在華北，兩個月來風多且大，每天無休止地颳。

本就稀缺的春雨，此季更是不見蹤影。冬春連旱，
蔓延千里。儘管如此，廣闊平原上的麥子仍在頑強
生長，出城幾里地，便可見到麥田向㠥天邊伸展㠥
一望無際的綠色。
我感謝這頂㠥風沙忍受重旱堅韌成長的麥子，更

感謝辛勤侍候莊稼或種植蔬菜的農人，這是高樓林
立、水泥和瀝青鋪滿路面的城市賴以存續的根基
呀。特別是在汽油、柴油價格不斷上漲的時候，給
這大片的麥田澆水，或者把黃瓜、西紅柿、捲心菜
運進城裡，又要增加農民不少的開支。
也因此，近期曝光的中石化廣東分公司「天價酒」

事件和中石化雲南分公司挪用經費發放獎金一事，
就更令人氣憤了。這些壟斷企業一邊向國家哭窮，
說自己在虧損經營，另一邊卻給自己發高額獎金、
購買高檔紅酒，同時讓平均收入遠遠低於美國的國
人，承受㠥比美國還要昂貴的油價。年薪動輒上百
萬、幾百萬的壟斷企業高管，出行有車，錦衣玉
食，頭頂豪華吊燈，裝配㠥中央空調的辦公室，大
得可以打籃球。這樣氣派的生活，是以城鄉無數平
民的艱澀度日作為代價的。報載山東濟南一位39歲
的菜農韓進，因生產和運輸蔬菜成本過高，菜價卻
又極其低廉，絕望自殺。
農人辛辛苦苦種出的麥子，運到城裡，經過幾道

手，最後端上市民餐桌時，有些竟變成了「染色饅
頭」。 幾個月來，上海盛祿食品有限公司在饅頭中
加入色素、防腐劑，回爐過期饅頭，更改生產日
期，然後銷往多家超市。專家指出，染色饅頭中摻
有防腐劑山梨酸鉀、甜味劑甜蜜素和色素檸檬黃，
人如果長期食用，就會因攝入過量對身體造成不
利，尤其對代謝排毒能力較弱的老人、孕婦、小孩
危害更甚，因為甜蜜素會致癌、致畸、損害腎功
能。染色饅頭行銷上海的消息一經披露，舉國嘩

然，連一國總理溫家寶都說「這表明誠信的缺失、
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不過，上
海市有關方面對事件責任人的處理僅僅為撤職或行
政記大過處分，並沒有依據法律移送司法當局，追
究這些人的職務犯罪。
另一個頗意外的事情，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個人

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審議，因為修改後的個稅起
徵點3000元仍然太低，未通過一審。人們都以為，
個稅修正草案將如期批准，沒想到，人大常委會未
對此表決，而是將委員意見匯總草案後進入二審。
本來嘛，依現在工薪階層的收入和物價漲勢而言，
即使月薪7000元，也不算高收入，此前一項民調表
明，有七成被訪者認為3000元的個稅起徵點太低。
多位學界專家就建議，個稅免徵額應至少提高至每
月5000元。此事可視為這個春天裡的一抹亮色，因
為它顯示了人大常委對民情的了解與對民意的代
表。不少人都期待㠥，民意能夠更多地成為國家法
律出台的一個砝碼。
自年初《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公佈

施行，我思忖㠥，從此強制拆遷會在這片土地上消
失，再不會發生平民為抵制拆遷而自焚的慘劇了，
沒想到，社會現實比我想像的複雜和嚴峻得多。4
月22日，湖南株洲市橫石村村民汪家正為阻止強
拆，在房頂上將自己點燃。稍前的4月11日，湖北
省棗陽市惠灣村年僅23歲的女青年廖金芝，在阻止
強拆時，被挖掘機甩出自家二樓窗口，身受重傷。
為何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停地上演？不僅新的房
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對被拆遷人的權益做了保障，我
們還有對公民財產作了更高保護規範的《憲法》和
《物權法》，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置國法於不顧，
侵犯民權行為時時發生，暴力拆遷屢禁不止。看
來，全國人大和各地地方人大要像重視立法一樣，
重視法律的落實，重視對地方政府施政行為的監
督。良法只有通過實施，只有體現到政府機關每一
天每一項的行政行為中，才能得到尊重、執行和貫
徹。也只有這樣，法的地位、法的權威、法的理
念，才會深入人心。所以，加大立法機構對各級政

府施政行為的監察，約束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違法
行為及衝動，至為關鍵。
3個月前，「新國八條」出台，被稱為「史上最

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同時房產稅試點推行。如
此打壓之下，各地房價也只稍作停頓，很快便又上
升了。4月中旬，中國指數研究院監測的全國35個
城市中，量價齊升的城市達到17個，26個城市均價
環比上漲，其中杭州、北京的漲幅很是驚人，上海
更創下了周均價破3萬元/平方米的歷史新高。筆者
居住的石家莊市也不甘落後，3月份新建住宅價格
環比上漲0.9%，同比上漲11.5%，分別位居全國第
一和第二。無奈，國務院只好派出8個小組奔赴各
地，對16個省的房市調控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
察。但此舉怕是意義不大，從長期看，欲真實降低
房價，必須理順地方政府與房地產業的關係，切斷
兩者之間的利益鏈條，方可減輕地方政府助漲房價
的慣性。而其重點又在於建立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
相匹配的財政體制，讓地方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
的依賴，使其從「超級公司」向「服務政府」蛻
變。如此，才能讓房價漲跌更多依靠市場，而非行
政因素。
這個春天裡，重慶是人們最關心的城市之一，因

為萬眾注目的李莊「漏罪」案在這裡開審。很少有
人想到，4月22日，因為「本案證據發生變化，導
致認定李莊犯辯護人妨害作證罪的證據存疑」的原
因，公訴方撤回起訴，而法庭也作出了准許撤訴的
裁定。欣喜之中，有幾名律師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歡呼「這是中國法治的勝利」。的確，這是近年來
罕見的一次勝利，值得高興，值得慶賀，但我以
為，現在就做那樣忘情的歡呼，還為時尚早。我們
畢竟處在一個法的地位、法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浸入
人心的時代，法律並沒有成為最高的權威。從更長
的歷史維度看，要把這個東方大國不容逆轉地推入
法治的軌道，法律界人士和我們每位公民，都還需
要做長期和韌性的努力。
4月24日，清華大學迎來建校100周年，海內外五

萬學子返回，共慶母校華誕，一時冠蓋雲集，群賢
畢至，高朋滿座，觥籌交錯。道喜恭賀、笑語喧嘩
中，一名年輕女孩蔣方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寫的
《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很可以一讀。

春天過去，夏天來了。日本強震引發的核洩漏，
終於漸漸消停了，卡扎菲還在頑抗，拉登被打死
了。這個春天，我們經歷了太多的震撼和意外，而
這個夏天，除了炎熱，還會給我們帶來甚麼呢？

夢見從前

影市預測人

葉　輝

客聚

夏
天
來
臨
，
在
香
水
櫃
前
選
購
禮
物
給

朋
友
；
嚴
重
問
題
冒
起
了
：
她
會
喜
歡
哪

種
香
味
？
濃
重
的
清
淡
的
花
香
的
還
是
古

樸
的
幽
香
？
真
正
的
問
題
是
：
她
是
怎
樣

的
氣
質
，
又
是
個
怎
樣
的
人
？
當
然
知
道
這
份

禮
物
難
度
高
，
不
喜
歡
的
氣
味
休
想
對
方
會
噴

上
。氣

味
是
極
為
私
人
的
事
，
觀
感
則
常
常
是
大

眾
的
。
但
不
論
色
聲
香
味
觸
，
女
人
依
續
是
感

官
想
像
和
滿
足
的
對
象
。
然
而
香
水
由
來
已

久
，
也
絕
不
是
女
人
的
專
利
，
它
的
存
在
理
由

從
公
眾
衛
生
、
階
級
身
份
、
健
康
到
留
住
記
憶

及
情
感
都
有
。
曾
幾
何
時
，
古
埃
及
人
在
公
共

場
所
不
塗
香
水
是
違
法
的
，
他
們
甚
至
用
香
料

裹
屍
，
以
防
腐
朽
，
又
認
定
香
水
紓
緩
疲
勞
和

鬆
弛
煥
發
的
健
康
效
果
。

香
水
是
可
以
揮
霍
無
度
的
。
埃
及
妖
后
每
天

用
十
五
種
不
同
氣
味
的
香
水
香
油
來
洗
澡
；
上

海
女
子
慷
慨
地
塗
上
半
瓶
花
露
水
後
再
拍
香

膏
；
還
是
至
到
近
代
才
知
道
收
斂
，
轉
而
崇
尚

清
爽
淡
雅
，
以
體
現
新
女
性
的
獨
立
好
動
和
專

業
態
度
。
時
下
更
大
推
中
性
產
品
，
使
香
水
跨

性
別
、
文
化
及
國
界
。

但
愈
趨
普
及
的
香
水
品
牌
，
會
演
出
﹁
撞
衫

記
﹂
嗎
？
這
種
想
法
的
錯
誤
，
在
於
把
女
人
習

慣
地
看
成
是
被
動
甚
至
無
生
命
之
物
，
忘
記
了

人
身
體
的
獨
特
氣
息
與
氛
圍
，
由
體
味
到
氣

質
，
都
是
個
不
斷
變
化
的
活
動
體
。
同
一
種
香

水
，
塗
在
您
和
我
的
身
上
便
總
有
不
同
的
立
體

效
果
，
即
使
結
論
是
還
是
您
比
較
合
適
這
種
香

水
。日

本
時
裝
設
計
師
川
久
保
玲
便
說
出
了
香
水

的
互
動
性
：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足
以
使
香
水
好
像

是
度
身
而
造
的
；
怎
可
能
把
香
水
像
倒
在
石
頭

上
讓
它
揮
發
掉
？

散芬芳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三亞印象

春末隨筆

餓　龍

觀

楊振耀

打盡
阿 杜

有道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一望無際的綠色。 網上圖片


